
丹契小字中之契丹
王 弘 力

契丹小字中哪一个字是 “契丹 ” “契丹 ” 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至今看法不一
。

在契丹

小字 余原字破读过半的今 日
, “契丹

” 一词的字形音义应该加以澄清
。

否则
,

将对契丹

文字的进一步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
。

最近的议论集中在 《道宗哀册篆盖 》前四个词女何解读 ①
。

大体上分两种意见 一为又

尺交 北二 “ , 二 。 ” 二需 、哭支 。 、石 二
, 、 二舟 穴女二

“ 。二 、
, ,

北 哭灵 。,

、入 侣为 “契丹国 ”
,

后面的飞户是附加成分
。

一为又
产

址入为 “伟 大中 央
” ,

侣 飞矛是灵 弟刀 大 夕 曰
’ 口 四 月 ” 关 沁 ””, “从刀

。

一刀入 灵 刀 八甲 大
’

川 关 两
“哈喇契丹

” 。

拙文 《契丹小字墓志研究 》 ②中曾就 “契丹 ” 一词本义和缀法扼要作了陈述
。

现对 《道宗哀册篆盖 》前四个词发表几点浅见
,

以求教于同道
。

、 , ,
、

。 , 二。哭更 , 。 二 , 小
, 、

、 。 ,

、 、
。 , 一 、 二已

。。 二
首先可以肯定 哭更和 犷 不是附加成分

, 考察契丹小字诸哀册和墓志
,

名词后附加成

分一般一个或两个原字 , 动词后附加成分或有三个原字 附加成分无论多少皆与词干连书
。

绝无单独构成一个小字的现象
。

即使原字多到六七个也不惮其长
。

这是契丹小字区别于契丹

大字的一大特点
。

语音语法如是
, 缀字也是如此

。

哭更
、

八次 《道宗哀册篆盖 》
, 《宣爵皇后哀册 》第 行

,

哭灸
关
在正式发表的材料中共 出 现

《许王墓志 》第 行
, 《萧仲 恭 墓

志 》第
、 、 、

行等
。

均单独出现不连书其它词后
,

可知它是实词
。

再考察契丹大字材料
, 《应历碑 》第 行开头 三 字 哭 哭 国即 大 契 丹 国 七

③
。

《北大王墓志 》题目和志文开头三字皆 哭肤齐
。

第一字已知为 “契丹
” 末 一 字

是大字材料中经常出现的属格附加成分之一
,

同契丹小字 内
。

第二字当为 “国 ” 与契 丹 小

字 几支 相等
。

大字按词制字故用一哭 , 小字是类音节文字故须用原字组合成 关灵 连缀属格附 加 成

分作
哭灵
关
契丹的

。

《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 》曾引 《萧仲恭墓志 》第 行二例
,

本文再举三例以证实 哭灵 为 “契丹
” 。

① 即实 《契丹国号解》
,

载 《社会科学辑刊 》 年第 期 , 同年
,

邱久荣 《
“

契丹国号解 ” 质疑 ,

载 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》第 期 刘凤蠢 《契丹小字 “道宗哀册篆盖 ” 的解读 》
,

载 《民族 研究 》 年

第 期 , 即实 《又不等于又及 》
,

载 《民族研究 》
,

年第 期
。

② 载 《民族语文斯
,

年第 期
。

③ 此石拓件为贾敬颜先生所藏
。

命名有待研究
,

姑从学界巳有称呼
。

第一字根据锦西出土契 丹大字

《萧孝忠墓志 》年号大安之解读
,

可知为 “大 ”
。

第三字与汉字国基本相同
, 当为 “国 ”

。
‘

中间一字为
“契丹 ” 无疑

。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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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宣豁皇后哀册 》第 行有 又及 哭灵 圣 火小
伞

“ 前二字音
,

为 ,’大 永

生 契丹 ” 之意
。

第三字似音
,

意即 “二 ” , 《辽史 》译音 “滑里 ”
。

蒙古语圆唇 。

与契丹语 对应
,

与 蒙古语 〔 〕对应 ①‘ 第四字 是复数形
,

词干与蒙古语 〔 〕
,

达斡尔语 的 对应
。

为 “院
、

府
、

夷译语 》作

部
、

会 ” 等
。

带 尾形
,

蒙古书面语 义为 “围栏 ”
,

转 义

《蒙古秘史 》作 “古里延 ” 圈子
, 《华

“豁里延 ” 院落
。

全句 “大契丹二院 ”
,

非指北南二院
,

乃喻耶律与萧二族
。

斡鲁朵 ②一词
,

金代转义为政府
。

《金史国语解 》 “斡里朵
,

官府治事之所
。 ” 理

解不同时期的词义变化
,

对澄清 “契丹 ” 一词有益
。

《萧仲恭墓志 》第 行
“

天辅六年正月十六 日于
”

之后有 哭更
关 米
爱 灭主 又欠
各 矢 药

内
万

为出
。

前两个字音 为 “契丹的斡里朵 ” 之意
,

指契丹的官府治事之所
,

即契丹

政府
。

第三字音
,

相当于蒙古语 〔 〕 “确实
” , 《高昌馆杂 字 》 马 哈 何

“实 ”
。

� 又有 “实际 ” 之义
,

用于官衔中相当于 “实授 ”
。

第四字音
,

相当于蒙古语 〔 〕
,《蒙古秘史 》作木忽里

,

义为
“

灭亡
、

覆灭
” 。

药内 相当于蒙古语 〔扭。 〕 “它
” ,

用于短语之后动词之前
,

可译成汉文 “者
” 。

以前我曾拟为与位格一种形式
,

并不妥切
, 顺便修正

。

因在多数文句里 概括前面短 语
,

加强肯定语气
,

故此句直译当为 “契丹之斡里朵确实灭亡者 是 了
。 ” 力出 音 七扣

,

动 词
“

是
、

有 ”
。

《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 》曾引此例
,

以 米爱 为 “亡 ”
,

不妥
。

但 大 意 并 不

错
,

志文明确提出 “天辅六年正月十六 日 ” 正是辽中京陷落
,

天柞逃亡之 日
。

《又 不等于 又及 》一文认为 米轰 是名词
,

甚是
。

但为了否定 哭灵 是契丹
,

提出两

点话问
“正月十五 日中京破

,

为何偏定十六 日为亡国 日呢 ”

“契丹之亡国
,

究以中京陷破为断限
,

还是以天柞被俘为断限 契丹人如何认识这个

断限 ”

这种计较可能有助于对问题的深人探讨
。

第一
, 《萧仲恭墓志 》是代表金代人观点的金

代文物
,

确定辽亡 日是胜利者女真人的观点
,

并不以契丹人也不以现代人的意愿来决定
。

第

二
,

若说契丹人在中京破后
、

天柞未被俘前
,

不承认辽亡也是不符合史实的
。

从 天 柞 西 逃

后
,

有四人先后称帝 耶律淳 “北辽 ”
,

奚王回离保称帝
,

雅里 “后辽 ”
,

耶 律 少 石 “西
闷

① 拙文 《对 “契丹小字字源举隅 ” 的几点商榷 》中曾提出 “滑里 ” 是二 ,根据是 《辽史
·

百 官 志 》
“涅哥奚军详稳司

、

滑里奚军详稳司 ” 即第一
、

第二奚军详稳司
。

文中并未说契丹人名有叫 “滑里 ” 的
。

即

实 《关于契丹小字几个问题》 民族语文 》 年第 期 却说 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没有叫 “二 ” 的
,

所以

契丹人没有叫 “滑里
”

的
。

这样 。 与 的对应规律也就不能成立 了
。

可是 《辽史 》的记载证明 “滑里 ”

是 “二 ”
, 《辽史》会同四年有振武军节度使耶律画里 , 应历 五年有夷离茧画里 ,清宁二年有知左夷离毕

事耶律划里等
。

② 《高昌馆杂字 》兀儿都
、

《华夷译语 》斡儿都
、

《蒙古秘史 》斡儿朵 宫帐
。

‘ ·



辽 ”
。

李良嗣 《与李处温使为辽内应书 》中说 “今年取中京
,

遂破云中
,

此正契丹运尽灭

亡之时也 ”
。

只有元代人修的 《辽史 》才把辽的灭亡写到天柞被俘
。

而从金国角度看
,

四京

归金
,

辽国已无政府机构
,

岂非亡国 故 《萧仲恭墓志 》作者萧昭古得撰文 日 “契丹斡里

朵 政府 实已覆亡 ”
。

并由萧韩奴书写刊之于石
。

以前西方和 日本几位学者对 “契丹
” 一词的原义曾有过种种议论

, 《契丹国号解 》对这

些意见已有所批判
。

但该文主张 “契丹 ” 本义为 “大中
、

大段 ”
,

也不符合史实
。

《契丹国

号解质疑 》从历史角度进行了详尽分析
,

列出详尽的史料
,

否定了 “契丹 ” 即 “大
·

段 ” 之

说
,

令人首肯
。

本文只从语言方面进行分析
。

“契丹 ” 一词
,

保留在建辽前 公元 年 立石的突厥文 《网特勤碑 》 中
,

译 音 为
,

或转写为 九 , 。

同时代的 《墩欲谷碑 》作
。

均无 “大段
、

大中 ”

的语音痕迹
。

显然
, “契丹

” 是一个独立词
,

并非由 “大
、

中 ” 合成的词
。

《契丹国号解 》

为了将 “大
、

中 ” 与 “契丹 ” 附会一处
,

提出 “元音移位
” 之说

。

至于元音怎样移位
,

该文

并无说明
。

设想双音节的 元音后移变成单音节之 ’
,

则在四世纪 “契丹
”

一词

出现之前数百年须先有
。

当然这是臆测
。

反之
,

单音节的 ’ 元音前移
,

变成双音节

的
,

也不符合从中古以来蒙古语族诸语言发展的实际
。

关于这种语音演变概况
,

请参阅

喻世长 《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》第三章
。

笔者以为契丹语 五七本义为 “力量 ”
,

与蒙古语 〔 〕对应
。

契丹 相 当 于 蒙

古语 〔 〕 “壮士
,

英豪
” 。 除了词首辅音 蒙古语已消失之外

,

二者构词法也不同
。

为了说明这一点
,

以 《辽史 》所载契丹语 “阿庐朵里 ” 即达斡尔语 “光荣 ” 为例
,

它与蒙古语 〔 〕 “名望
、

荣誉 ” 对应
。

由阿庐朵里派生之 “阿鲁敦 ” 负盛名者
,

即达

斡尔语
一 “光荣者 ,’ 与蒙古语 〔 卜 〕

“

知名人士 ” 对应
。

契丹语构词成分
一

等
,

相当于蒙古语构词成分
一 一

等
。

由此可知 一 是符合 语言

发展实际的 契丹小字的 哭 即
、

哭更 即 七一 伪 而 又

能组合成
“契丹 ,, 。

尺安
灵
乃是两个修饰语

,

并不

日二 。。 。 二 。 “ 。 , ,

二。、。二 北 。 “ 。 , , 、二 , , 北 从 一
叭流圳儿 大入 正 天

一 ’

却狄 你 “ 川 厄 幽 口” , ”匕 。 划拓 ” 少计 川 刀 ‘ 。

“黑 ” 与原字读音不合
。

按照 《契丹国号解 》之说
,

川 “由仁字改形增益而成则读 〔 〕

或由礼字改形而成则读 幻 ⋯⋯ 可能读满洲语
,

又与蒙古语 相 通
。 ”北川

故

尽管一词找了两个词源
,

也不能保证两个都正确
。

契丹族在十世纪初建辽
,

比女真
、

蒙古较早地建成封建集权国家
。

对于契丹民族来讲
,

建立辽国是一个飞跃
, “国 ” 的概念也是新事物

,

可能在建辽前就吸收了汉语 借 词 几火
、

几安
, “国

、

官 ”
。

当时若向未建国的女真族借
“国 ” 字

,

是不合乎史实的
。

蒙古语 〔 〕在十二世纪前词义原是
“
部众百姓 ”

,

故用复数 尾
,

后 来 随 着

蒙古各部统一
,

领土疆域概念较固定
, “兀鲁思 ” 先有封建领地含义

,

而后 “国 ” 的概念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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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幼 位 口 位 口 一

脸色 铁一样 青的 猫头鹰 突然 上面 层 第八囚室
,

⋯ 《红岩 》
,

维文版
的 前头向 冲 来

劝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种句式
,

全句主语与主谓短语里的主语之间有整体和部分
、

领

属和被领属的关系
,

主谓短语的主语分项列举
,

共同述说全句的主语
。

①如 人们有的 在 阅

读
,

有的在低声讨论着
。

这类句子在翻译时
,

全句主语译为维语句的定语
,

主谓短语则一一

译为维语分句
,

短语里的主语和谓语分别译为分句里的主语和谓语
。

模式 ① 一 分句 , 分句

其中 、
·

① 一分句 , ,

一
,

② 一分句
, 一 ”

例句 这屋子里的年轻人
,

还有的在高谈
,

有的在玩耍
。

加 。由 。 ,

这 屋子里的 年轻人的 有些 还 一个劲地 争论着 有的 在玩

《青春之歌 》
,
维文版

以上我们初步归纳了 种模式
。

但应当指出的是
,

在实际翻译时
,

只有原文思想内容可以

直译的情况下
,

上述译法才是可行的
。

对于那些不能用模式翻译的句子
,

尚有待今后继续探

索研究
。

① 江天 《现代汉语语法通解 》
,

年
,

辽宁人民出版社
。

形成
。

义 ⑦
。

上接 页
《蒙古秘史 》中 “兀鲁思

” 一词虽已变成 “国 ”
,

在许多场合仍然保留 “百姓 ”

契丹语的 “国 ” 和蒙古语 〔 〕演变相差二三百年
,

的原

是极国“为北
川
以

牵强的
。

现在来分析
。

上一字母读
、 ,

汉语借词 “虎 ” 用北
。

下一字母是辅音
。

《仁北川

立曰北川豁皇后哀册 》第 行 东夕 “委顿
” 。

抄本较 川 少一点
,

,

它在 “契丹 ” 之前与 “大 ”
、 “中 ” 并列做修饰语

,

估计读 】音 差 异 不 大

可以判断就是 《辽史 》

思
” ,

又作 “虎斯
” 。

国语解 “有力称 ”
。

带 尾时译为 “胡损 ”
。

〔毗于、 〕对应
。

契丹语之 七丁与蒙古语之
‘

交叉对应
。 “

有力 ”
与蒙古语

也可译为

中的 “虎

〔 丁
‘

〕

,’虽盛
” 。

尺女
叉
哭更
关
是三个修饰语与一个专有名词构成的词组 伟大

、

中央
、

强盛之契丹北川

的
。

只要这一判断符合客观实际
,

自然能经得起时间与事实的考验
。

⑦ 例如 《蒙古秘史 》

了 客延 磨道 巴牙思抽

兀鲁思 去了的百姓 米呐

节 “成吉思合罕 斡额儿秃里颜 自己里行 兀鲁思

喜欢着
。 ” 再如 节 “帖木真可温 巾占木真儿子

百姓 亦列罢 来

巴撒 再 斡都黑三

我的 阿不刺主兀斡克罢 救着也与了
。 ” 其它从略

。


